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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中 国 城 市 化 建 设 速 度 加

快，随之兴起的还有城市雕塑发展。近

乎在每一个城市都有标志性的公共雕

塑。虽然城市公共雕塑如雨后春笋般

兴起，吕品昌认为这里边真正好的作品

并不多。“优秀的城市公共雕塑并不可

能在短期内批量产生，这需要积累，需

要推敲。某个环境里应该配什么样的

雕塑，是需要经过考察的。有些为了政

绩、急功近利存在的城市雕塑自然不成

功，经不起推敲。相对照的，西方很多

城市，一些城市雕塑有着上百年的历

史，甚至雕塑家都无事可做。而我国现

今存在的问题是不符合雕塑的发展规

律的。”

怎样判断一件公共雕塑作品成功

与否？吕品昌认为，百姓是具有这样的

智慧的，一件城市雕塑作品好坏百姓一

目了然。雕塑家的公共雕塑作品既要

从专业出发，又得符合大众审美。他

在故乡上饶的雕塑作品“三清映月”现

今已成为上饶市地标性建筑。这件雕

塑以中国画、浮雕和剪影等艺术形式，

将 月 亮 和 三 清 山 融 为 一 体 ，颇 具 美

感。“三清映月”于 2012 年获“江西省十

佳建筑”。

雕 塑 是 否 走 入 寻 常 百 姓 的 生 活？

吕品昌认为，对百姓来说，广义的雕塑

在生活中到处都有，包括城市公共空间

雕塑。雕塑走向空间是个大趋势，在美

化 人 的 生 活 环 境 中 占 了 很 重 要 的 位

置。在今后的公共文化建设中，雕塑将

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专业角度讲，雕塑收藏市场一直

萎 靡 ，不 像 国 画 、油 画 等 画 种 那 样 火

热。“雕塑是艺术界的重工业，投入的最

多，回报率特别低。一件作品花费很

多，但是卖不了多少钱。这跟雕塑工艺

有关系，国画、油画有唯一性，而雕塑品

可以复制，这是不受收藏家控制的。所

以很多收藏家不敢介入雕塑。有些雕

塑家会控制自己的作品产量，可是有些

艺术家不受道德约束，卖的好他就会复

制好多件。”吕品昌这样解释雕塑收藏

市场面临的问题。

雕塑艺术相对小众，不像国画、油

画能给艺术家带来巨大的名望。雕塑

对于他意味着什么？吕品昌笑笑说，三

十年来，雕塑已经融入血脉。雕塑是日

思夜想，为之苦恼、为之快乐的事情，早

已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能做自己喜欢

的事情，是种幸福。

上帝用泥造人造物，造了 6天，第

7 天休息了。青年艺术家吕品昌接过

来，不仅用泥，而且用火，烧造了一个

奇异而幽默的艺术世界。

在国内陶艺创作正出现热潮之

时，《吕品昌陶艺雕塑展》现在正在中

国美术馆展出。他的作品，以独特的

现代陶艺语言和浓郁的中华民族意蕴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兴趣。

吕品昌是一位学者型的陶艺家。

他自 1988 年获得陶艺专业硕士学位

后，作品和论文在海内外广为展出和

发表，成为陶艺界的一颗新星。6 年

来，他走过了一条从裂变到聚变的泥

火轮回之路。

他首先着眼物象的超越，突破了

明清陶瓷拘于写实和实用的传统及追

求细腻甜俗的风格，引进残缺肌理、感

性构成、偶发形态、以重泥味釉性、轻

表面做工的豪放结体，促成了烧造领

域的巨大变革。他的《山》系列用火墨

法表现山水的韵味，《蚀》系列用破碎

形象寄托对生态破坏的隐忧，《怀抱》

等用挣破外壳讴歌生命力的顽强。

他继而追求语言的纯化。在雕塑

的量感和装饰的简洁之间寻找陶艺的

相对独立性和抽象性。他的《蓝眼

睛》、《无题》、《天鹅舞》等都在抽象的

形式中寄寓着深刻的哲理。

他近来尝试两极的聚合，渐渐走

出抽象，回归根基，更加关注民族、民

间特点的形式意蕴和泥、火材质的创

造潜能，将古典陶艺意趣和现代表现

形式熔为一炉，将横向移植和纵向拓

展化为一体。他的《敦煌》系列、《石

窟》系列、《悟》是对民族文化灵魂的深

情呼唤，《阿福》系列则充满了民间艺

术的幽默和喜庆。

在追求这些艺术效果时，他充分

注意陶艺本体语言的特色，把握烧制过

程中“泥质性态”的虚幻性（流动性、柔

软性、松弛性、温和性、敦厚性、迷离

性）向“陶瓷性态”的凝结性（沉静性、

坚硬性、紧密性、凉滑性、空薄性、实在

性）的转化。尽量把持手工流迹和过程

体验，使“火的洗礼”成为“人类的第二

创造力”。

我不禁想到一首名为《你侬我侬》

的歌，大意是：将咱两个一起打破，再

将你我一起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

个我。从今以后，我可以说，我泥中有

你，你泥中有我。

泥与火是生命的质料和潜能，裂

变和聚变充满了转化的奥秘和轮回的

哲理。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渗透

了它，谁就可能创造出上帝之后的艺

术奇迹。品昌君以为然否？

吕品昌，1962 年出生于江西，1982

年景德镇陶瓷学院雕塑系毕业获学士

学位；1988 年获硕士学位。2008 年获

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现任中央美术学

院雕塑系主任、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

雕塑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全

国城市雕塑指导委员会艺委会委员副

主任、中国雕塑学会常务理事，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初见吕品昌教授的名字，印象深刻。查阅他的资料得知，他和他的兄弟吕品田、吕品晶在中国美术界是响当当的“三吕”。借着“十艺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初选评审的间隙，

记者采访了著名雕塑艺术家、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吕品昌教授。

一家三兄弟，皆在中国美术界有着

不凡的艺术成就，无不和他们的成长环

境息息相关。

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吕品昌出生于

江西上饶。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因为家

庭原因，他从小便对美术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吕品昌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

“文革”期间这个家庭受到冲击。他在

孩童时期对美术懵懂的热爱，完全源自

于父母亲的培养。“我父母亲希望孩子

们能掌握一技之长，学一门谋生的手

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兄弟三人都受

到了来自父亲的绘画启蒙教育。我的

父亲是名地理教师，但是他热爱艺术。”

吕品昌记得，在故乡上饶，学画画

也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上饶市文化馆

是他和很多孩子一块学习画画的地方，

当时一起学画的孩子中走出来不少优

秀艺术家。吕品昌的哥哥吕品田现任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弟弟吕品晶为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吕氏三兄

弟享誉中国美术界。一个地级市的文

化馆能培养出一批杰出的艺术家，吕品

昌认为这并不是巧合。“‘文革’期间，很

多地方学校都不怎么上课，更别说文化

馆。但是当时上饶市文化馆恰好有一

批具备专业素养，同时又有责任心的教

员，他们很认真地给孩子们上课，教习

美术。所以‘文革’结束后好多人脱颖

而出考上大学，逐步成长为具有成就的

艺术家。”

1978 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他作为

高一学生参加高考。那年还不满 16 岁

的他考入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几乎

是 1978 级年龄最小的大一新生。他报

考的是美术专业，但是入学之后被分到

雕塑专业。对吕品昌而言，走上雕塑的

道路并非必然。“因为从小学画画，一开

始被分到雕塑专业其实是不怎么乐意

的。但是学着学着就产生了兴趣，慢慢

就爱上了这门和泥土对话的艺术。”

吕品昌称，那时的景德镇陶瓷学院

也是“文革”后刚刚开门办学，百废待

兴。幸运的是学校来了很多科班出身

的老师，有中央工艺美院、中央美院、广

州美院等院校的高材生。“老师们按照

正规美术学院的教育体系训练我们，短

短四年掌握的基础非常扎实。”吕品昌

自认为自己属于“幸运儿”，从小到大都

遇到好老师。

他 回 忆 ，那 时 的 学 习 条 件 非 常 艰

苦。处于半工半读状态，上午上课，下

午干些铺路、整理校园之类的活儿。晚

上并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只有点着蜡

烛画画。就是这种艰苦条件，塑造了一

代人。

少年时期，一直和画笔打交道，吕

品昌熟悉了绘画的思维方式。他对记

者说，大学之前并没正经接触过雕塑。

学习这个专业后才知道雕塑跟画画是

不同的，一个是三维一个是二维。所

以，很长一段时间不适应从二维转到三

维的思维方式。在景德镇陶瓷学院，经

过一段时间的专业训练，他慢慢地掌握

了空间、造型的技法。

景德镇是中国典型的传统文化古

镇，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上千年陶瓷

历史。吕品昌的母校景德镇陶瓷学院

依附在瓷区，学校的教育自然也受到当

地传统文化的影响。他的老师多来自

于专业美术院校，完全按照美院的教育

体系训练学生，这使得学生具备了更开

阔的视野。“因为老师的教育体系，使我

所接受的教育不仅仅局限于景德镇传

统的陶瓷、雕塑艺术。但是无形中，古

镇的人文底蕴又深深地影响了我后来

从事的艺术。”

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不断有新思

想、新观念进入。吕品昌笑称自己当时

也是个“愤青”，迷恋西方文化。“我在 86

年以前在做一种探索，意图打破中国传

统，从传统中走出来。希望在景德镇这

种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地方，通过我的

探索和努力，引起人们的对我作品的关

注。”就这样，吕品昌当时的创作从方法

到主题与景德镇的传统格格不入。“当

地人会把我的创作当成一种不入流的

东西看待。我的艺术变革在景德镇没

人看好，但是在景德镇之外受到重视，

可谓墙里开花墙外香。”

后来回头反思，吕品昌认为那一段

时期的作品是草率的、粗糙的。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他冷静思考自己的艺术存

在的问题。他跑遍了中国，参观各地博

物馆、石窟，回来之后就转变了思路，回

归到传统文化里寻找素材和技法。可他

并不认为上世纪 80 年代那段时期走了

弯路，正是有那一段时期的思考，才有了

后来的创作状态。

由于出色的专业水平，21 岁的吕品

昌留校任教。1981 年，毕业前夕他被送

到中国美院学习一年。他认为这一年

的学习使他对学院派的教育有了更深

的理解与反思。“为什么几千年来中国

欣赏吕品昌的代表作，如《母与子》

等，会发现他的作品不同于具象的雕塑

作品，而是具有一定的艺术夸张感。他

手中的孩童多具有夸张、抽象的外形。

吕品昌说，他的作品多是在中国传

统文脉之上进行的艺术探索。从上个

世纪 90 年代起，他就尝试着使雕塑和中

国传统文化结合。“90 年代我跑遍中国

很多地方参观考察，尤其对石窟艺术感

到震撼。这些佛像历经几千年的冲刷，

虽外表斑驳，但内在精神永存。我就思

考着通过抽象的表现形式来传达中国

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

吕品昌的作品大致有三个系列，

中国写意系列、阿福系列和历史景观系

列。三个系列以不同的面貌构成吕品

昌自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的艺术探求。

“我的创作方式和东方文化密切相关，

强调了一种写意精神。我创作之前并

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而是在和泥土的

逐步‘对话’和摔打中形成的意向，泥土

成型之后我才发现这个形象像什么，有

可能像个放牛娃或者其他，然后再衍变

成一个具体的形象。这些形象都不是

具象的，而是写意的。”

“材料”是在和吕品昌的对话中他

时常谈起的一个词。“阿福系列的形象

是很东方的，像是中国年画里的胖娃

娃，是写意类的作品。阿福就是受到民

族泥塑的影响，包括无锡泥人。其实这

顺应了我对材料的认识。我做雕塑喜

欢把泥片卷起来，通过力量从内部扩

张，做成一个胖胖的、饱满的、有扩张感

的形象。其实是从材料的技法中延伸

出来的表现形式。”

吕 品 昌 的 作 品 大 多 材 料 感 比 较

强 。 创 作 从 材 料 出 发 ， 强 调 材 料 语

言。技法和形式都是从材料出发的，

很多雕塑家都是先绘图、再创作、然

后再翻模具。“我在做雕塑之前不知道

要做什么，尤其像中国写意系列，只

是一堆泥土在那儿，我不断地拍打，

踩它，它的形状发生变化。我再为它

找一个存在的理由，依据形状稍加修

饰 。 这 个 是 受 到 霍 去 病 墓 石 雕 的 影

响，那里的石马、卧象就有些写意主

义的手法。不改变石头的形状，而是

自然地雕饰。例如我去国外做一件作

品，别人问我做什么。我说不知道，

就等着吧。往往这一件作品出来的时

候，大家会很兴奋。人们习惯对未知

的事物充满好奇和期待。”

—访雕塑艺术家吕品昌
本报驻山东记者 宁昊然

传统的雕塑教育传承不下来，而要沿用

西方雕塑教育体系？我想很多人都在

思考这个问题。”吕品昌说。

吕 品 昌 说 ， 中 国 当 下 的 美 术 教

育，包括雕塑教学都不是中国土生土

长的体系。“文革”后，美术院校的教

学都是学习西方的模式。源自于上世

纪二三十年代一批美术大师从法国带

回来的体系，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苏联模式又被引进到中国。所以中国

美术院校雕塑教学基本上是法国和前

苏联的体系。

另一方面，一直至今，中央美院

等高校一直尝试把中国传统雕塑融进教

学体系，但是困难重重。吕品昌称，

“中国雕塑教育是传统的以师带徒的作

坊式教育，而西方的教育体系是很理性

的、有体系的教育。中国的体系很难进

入大课堂，中国很多美术学院很早就希

望中国的雕塑教育能和西方教育并行接

轨，但是往往都以失败告终。艺术的传

承没有经过理论梳理，很难进入课堂。

当下有很多美术院校的老师也在思考这

个问题。”吕品昌介绍，中央美院也在

尝试中西融合的教育方式。“例如央美

从 2007年开始做中国本土雕塑教育的尝

试的课题研究。经过几年的实践，现在

也已推广。”

泥 火 轮 回
—吕品昌陶艺作品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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